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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右冤尧周柏春渊左冤合影

将
青
春
镌
刻
在
太
行
山
上
的
时
代
丰
碑

2022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考察
时强调：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
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
撼人心。红旗渠精神，究竟讲述的是什么？带着
疑问与好奇，我跟着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上
海中华文化学院）第八期“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研修班的同学们一起，踏
上了前往河南林州的寻根之路，走进 60多年
前的那段令人唏嘘又惊叹的岁月里……

一锤一钎刻画出的生命线

在红旗渠纪念馆的展厅里，一个被取水
绳磨出条条深沟的古老井盖，像一张无声的
嘴巴，诉说着那时林县人民对水的渴望。从
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起，林县在 514年间
发生自然灾害 100多次，其中大旱绝收达 30
多次。

面对严重的旱灾和穷山恶水，林县县委
并没有退缩，而是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引漳入
林”的重大决策，带领全县人民凭借一锤、一
铲、两只手，苦战 10个春秋，在太行山的悬崖
峭壁上硬生生削平了 1250个山头，开凿出全
长 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是人类意
志对抗恶劣自然的伟大胜利，更是党群一心、
同甘共苦的壮丽史诗。

功不唐捐终成山河回馈

沿着太行山崎岖的蜿蜒小径，我们一行
人步行 3 公里前往红旗渠总干渠———青年
洞。站在洞口向崖壁上眺望，那些刻在岩石里
的层层凿痕，仿佛仍在迸溅着当年的星火。当
时，为了攻克这段极为艰难的地段，300名青
壮年组成突击队，在没有现代化机械和充足
口粮的绝境下，靠绳索荡身在悬崖峭壁上凌
空除险，冒着随时可能牺牲的风险，用了一年
零五个月的时间，硬是凭借血肉之躯将 616
米的隧洞凿通。“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
路，就劈开山。”这便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
坚韧不拔。太行山一行让我对于红旗渠精神
内涵有了最直接、最具体的感悟。

信仰与品格铸就不朽丰碑

红旗渠精神研究中心主任元涛在授课时
提到：红旗渠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集中体现。红旗渠之所
以能流淌 60年而不竭，不仅因为它浇灌了
4700余万亩次的良田、带来 80亿斤的粮食
增产，更因为它是我们党不忘初心、勇担使命
的生动实践，是在极度匮乏年代里信仰与品
格铸就的不朽丰碑。

有幸，我与其他 7个班选出的党员代表
们一起，参与了沉浸式的体验。台上，当我饰
演的李改云认真领过“红旗渠特等劳模”的奖
状并与大家齐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时，那一
刻，台上台下的所有人，都仿佛穿越时空与当
年那 10万开山者产生了深沉的共鸣。

与山共峻极，与水同流长。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气，像我们
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碑
上。这次的学习之旅，让我认识到红旗渠不再
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水渠，而是横亘在太行
山间的巨大精神坐标。

作为媒体工作者，同样也是民盟盟员，我
要把这份红旗渠精神转化为日常工作的强大
动能，双岗建功，履职尽责，积极发挥好媒体
的“桥梁”作用，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服务社会
为己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热爱并忠于本职
工作，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有敢于
战天斗地的气概与勇气，为媒体变革之路贡
献出自己的力量！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文化传媒委员会盟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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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笑艺无双》，读一段盟员父子“甜蜜的回忆”
荫民盟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 吴国庆

荫文博科普博主 杨学涛

民 盟 书 画

在中国美术界，有一位艺术大家，他早年创作《红
日》《雷锋》等连环画，成为影响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他
情系故土，把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 60米的长卷，绘就
了一幅《梦里徽州》，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
火，在岁月长河里留下不朽篇章。他，就是汪观清。

少年逐梦

1931年，汪观清出生于安徽歙县金滩村，11岁跟
随父亲到上海生活，后来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成为一名专职画家。当时出版社里云集了上海最早的
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一百零八将”。汪观清是出
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 8 小时，他画 12小时，很
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

笔绘时代

1963 年初，汪观清正全身心投入连环画《红日》
的创作。上海《新民晚报》编辑找到他，希望把一位普

通战士的事迹绘制成连环画。起初因任务繁重，他本
想婉拒，可读到战士的事迹后，便再也放不下了。汪观
清改变主意，此后每天画到深夜，一笔一笔描摹战士
的眉眼，刻画坚定的神情。这位普通士兵，有一个响亮
的名字———雷锋。

70多年来，汪观清一共创作了 80余套连环画、
上万幅画稿、2000多幅插图。仅连环画作品，总发行
量就超过了 1300万册。《雷锋》《红日》《南京路上好八
连》等经典作品，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无数人成长过
程中抹不去的记忆。

画牛寄情

汪观清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画牛，源于他对母
亲最深情的牵挂。母亲属牛，一生勤劳善良、默默耕
耘，像老黄牛般扛起家庭的重担，徽州女人的坚韧与
温柔，都藏在汪观清的心底。画牛成为他笔墨生涯的
重要主题。

他从书法“永字八法”中汲取灵感，一次蘸墨，巧
用笔尖、笔腰、笔肚，轻重快慢间生出浓淡枯湿的节
奏。笔下之牛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墨韵里藏着母亲
勤劳坚韧的身影，也寄托着对普通民众坚韧品格的
敬意。

长河入梦

1988年，母亲过世两年后，59岁的汪观清随女儿
移居加拿大，在海外的日子里，那份母亲离世的伤痛
与游子孤寂，始终萦绕着他。思乡心切，落笔画下的，
大多是家乡的山水。

回到中国后，汪观清历时 5年绘就 60米长卷《梦
里徽州》，2010年亮相上海世博会。这幅长卷画出了
10多个徽州村庄，描绘了 700多个人物，囊括了近百
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
下，诉说了一个游子无尽的故乡思念。这幅长卷被人
们誉为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

如今，老人有一个心愿，把《梦里徽州》前后各增
加 20米，新增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
开。宏村的月沼、西递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
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

从连环画到百米长卷，这位执着追梦的老人，用
一支笔绘就红色经典，绘就明月山河，绘就烟火人间，
绘就游子最萦绕心间的乡愁，虽在尺幅之上，却见得
万年高山。

渊本文转载自 CCTV4叶华人故事曳袁汪观清系上海
民盟书画院院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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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随笔

那是好多年前，大姐打电话来说，父亲身体越来越差，已经七八十岁的
人，怕是活不了几年了，你抽空回来看看吧。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决定回家
好好陪陪父亲。

见到父亲后我就问他：“你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事情？”这真有点让他留
下临终遗言的意思。父亲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想看看飞机。”父亲是土
生土长的农民，虽然把子女都拉扯成人，翻过大山走进了大都市，但是他一
直留在村子里，成了我们这些游子的坐标，成了迷茫人生的灯塔。

小时候与父亲一起在地里种庄稼，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个
指头蛋子那么大的亮点向前移动。我们知道那是飞机，便放下手中的活，抬
起头目送着飞机消失在广阔的天空。

当时，这是山里人与远方唯一的联系。我告诉父亲，等我长大了就去开
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时，给家里扔一封信下来。少时的梦并没有实现，但每
每坐着飞机从群山上经过，我都会想，这身下是否就是我的故乡？是否有父
老乡亲在田头张望？

对于父亲要看飞机的愿望，我是不满的。我说：“你一辈子还没有坐过飞
机，我带你去坐一次吧。”但是父亲拒绝了，说自己坐拖拉机都头晕，真实的
原因是他从大姐那里了解到，坐一次飞机要花上千块钱，这可是他一亩地一
年的收成啊！

没有办法，我就带他去看看飞机。那天，天气不错，我开了 200公里的
路，翻过秦岭来到咸阳机场。但是可以看到停机坪的地方不允许停车，我只
好开着车绕着机场慢慢地转圈子。父亲实在过意不去，就指着远远的地方
说：“我看到了，那个白色的不就是飞机吗？”父亲看到的确实是飞机，但是只
能看到半个身子，而且距离太远，飞机像一只抱窝的老母鸡可怜巴巴地卧在
地上。老天有眼，正好有一架飞机要降落，从我们的头顶滑过。父亲张着嘴，
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我回到上海后，大姐再次打电话说，从西安回去父亲一直很开心，见到
村里的人便说，飞机好大呀，两个翅膀比两间房子的屋顶还要大，从天上飘
下来的时候和老鹰一样威风，我们家喜娃子回塔尔坪或者去上海的时候，都是坐在老
鹰的肚子里。

听了大姐的话，我的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父亲要看的哪里是飞机呀，分明
是儿子回家和离家的姿势。

有一年清明节前夕，我到西安开会，趁机回了一次塔尔坪，给母亲和哥哥上了上坟扫
了扫墓。我好多年都没回家扫过墓了，所以父亲十分意外地问，你哪来的时间？我说，是顺
便的，在西安出差。父亲说，你是坐汽车回来的吗？大姐告诉他，我是坐飞机回来的。

父亲自豪地说，难怪了，上午有一架飞机从塔尔坪飞了过去。我说，天上有很多飞
机，能坐飞机的人更多，又不止我一个人。父亲说，上海在东边，塔尔坪在西边，从东朝
西飞的飞机，我就看到一架，不是你还有谁？

按照父亲的口气，整个世界似乎只有儿子才有资格坐飞机，只有儿子回家是从东朝
西飞行。我真想告诉父亲，即使我坐着当天的飞机，也不见得会从塔尔坪的上空经过，何况
自己还是几天前回来的。但是为了维护父亲的美好想象，我只是笑了笑，再也没吱声。

父亲又问了一些有关坐飞机的情况，包括坐一次多少钱，要多长时间，飞机上边
会不会头晕。我告诉父亲，有机会他一定要坐一次飞机。估计是年事已高，很多事情都
想开了，父亲的态度也就变了，说如果能坐一次飞机，那就不白来世上一趟，塔尔坪多
少有本事的人，临死也没有坐过一次飞机。

父亲坐过的交通工具，只有摩托车和拖拉机。除此之外，他一生的路都在地上，是
靠着双脚行走的，或者说父亲一辈子还没有离开过地面。所以，我下定决心，尽快让父
亲离地飞行一次。

对于父亲要乘坐的那趟飞机，我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座位必须靠着窗子；飞行时
间不能放在晚上，不然只能看到星星，和站在地上也没有什么区别；根据天气预报，必
须选择晴天……老天爷很帮忙，那天下午天气十分晴朗，没有一片乌云，也没有一丝
白云，天蓝得像一块玻璃。

唯一遗憾的是，赶到咸阳机场办理登机牌的时候，已经没有三个连在一起的座
位，而且没有一个是靠着窗子的。好在身边的那位男士，听说父亲是第一次坐飞机，很
绅士地和我们换了一下位子。

从咸阳机场起飞后，飞机就冲上了天空。由于天气绝佳，地面上的景物虽然变小了，
但是像一张地图一样，田地河流清晰可见。父亲看到地面上的人流，第一句话是“跟蚂蚁
一样”。随着飞机向前，窗外清清楚楚地映现出了脚下的群山，群山上覆盖着一层白雪。

父亲问我，这是什么山？我告诉他，这是秦岭，我们家就在秦岭山中，过去的几十
年他就在身下的山中，种庄稼，养牲畜，看飞机，想儿子。等一会儿，我们将从自己家的
上空飞过。

父亲本已有些头晕，听我这么一说，立马打起了精神，直直地朝窗外看着。他说，
他想看看自家的房子和自家的几亩地，说不定还能看见邻居家的那条可恶的老黄狗。
虽然窗外的江河大树，随着飞机的拉升，慢慢地被距离忽略掉了，除了山头与白雪，什
么也看不清了，连蚂蚁也不是了，父亲还一直坚守着，直到结束了整个行程。

下飞机时，我问父亲看到什么没有。父亲说：“没看到，不过，飞机从头顶飞过时，
老家的人肯定看到了。”我明白，老家人看到的，只是指头蛋子大小的一个亮点，一个
指头蛋子大小的远方。

在这小小的远方之中是我的父老乡亲。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盟员冤

在上海城市文化的记忆中袁滑
稽艺术始终是一种温润而有力的
存在遥近日袁由吴国庆编著尧上海艺
术研究中心组织编纂尧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叶笑艺无双要要要纪念滑
稽艺术家吴双艺诞辰一百周年艺
坛回忆曳正式面世遥 这不仅是一部
纪念文集袁更是一份关乎艺术传承
与城市记忆的重要文献遥

本书以 2027年吴双艺先生诞
辰一百周年为时间节点袁系统梳理
其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人生与创作
轨迹遥全书分为上下两编院上编叶我
的父亲吴双艺曳由其子吴国庆先生
执笔袁将一位艺术家的成长尧挣扎
与荣光娓娓道来遥 下编叶文字中的
吴双艺曳则从另一维度展开要要要它
汇集了吴双艺的艺术论文尧剧作文
本尧纪念文章及同行回忆袁并辅以
详尽的从艺年表遥

1984年 2月，在父亲的引导下，我
有幸进入了民盟上海市委机关工作。记
得父亲在我去民盟报到时再三叮嘱：
“民盟是个中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政
党，各路精英人才济济。你一定要努力
学习，好好工作，在那里有你一辈子都
学不完的东西。”那年我正好 30岁。父
亲说他是 1956年 9月加入民盟的，这
一年他也是 30岁。父亲很看重民盟组
织，与民盟的感情很深。

20世纪 50年代，他除了随恩师姚
慕双、周柏春创建的蜜蜂滑稽剧团演
出滑稽戏外，还经常跟随周柏春老师
应邀赴各种场合表演独脚戏。有一次，
民盟上海市委开联谊会，父亲陪同民
盟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负责人等候周柏
春老师。在攀谈中，他亲昵地对父亲
说：“小吴同志，我早就认得你了，你和
周老师为我们民盟演出过好多次了。”
彼此一见如故，越谈越亲近。他问父
亲：“你是盟员吗？”父亲羞涩地微微摇
头不语。他热情地说：“欢迎你参加我
们民盟组织！”此时，父亲腼腆地点头
致谢。因为父亲知道民盟是以中高级
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成员都是
专家、学者、教授、教育家、科学家、艺
术家等。自己乃无名小卒，岂敢有此奢
望。事后，父亲才知道周柏春老师早已
为他做了介绍入盟的准备，结果父亲
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民盟组织。

2006年 8月，在庆祝民盟上海地
方组织成立 60周年、父亲入盟 50周年
时，他撰稿给《上海盟讯》：“感谢恩师周

柏春不仅在艺术上对我悉心传教，政治
生活中更是对我关怀备至。”参加民盟
后，周老师培养父亲担任民盟上海蜜蜂
滑稽剧团支部委员会副主委，协助主持
盟务工作。

最激动人心的是父亲第一次代表
支部出席民盟市委召开的文艺界代表
座谈会，由时任民盟市委副主委兼秘书
长寿进文主持。当时父亲环视周围认识
的都是著名艺术家：有京剧界的童芷
苓、李桐森、言慧珠，越剧界的戚雅仙、
毕春芳、陆锦花，沪剧界的丁是娥、邵滨
孙、解洪元、石筱英，评弹界的唐耿良、
姚荫梅、杨振言，电影界的刘琼、王丹
凤、吴茵……真是群英荟萃，大开眼界，
父亲欣喜若狂。会上发言争先恐后，十
分踊跃，气氛热烈，群情激昂。从中国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荣历史
传统，谈到本人的思想、业务、生活、学
习，以及如何搞好盟务工作，做好党政

的助手……父亲说，那晚回家，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整夜未眠。这就是民盟组
织给他上的第一课，教育内容之广，影
响之深，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父亲曾经连续出席了民盟第七、第
八、第九届盟员代表大会，又接连三届
被选为民盟上海市文化局总支委员会
副主委兼秘书长，同时多次荣获盟市委
颁发的盟务工作积极分子称号，1985
年被民盟市委委任民盟市委文化工作
委员会委员。他很自豪地说，在社会上
影响较深的一次活动是 1985 年 2 月，
民盟市委为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人民
大舞台组织的一场义演。上半场，在众
多音乐、舞蹈、曲艺节目中，他和翁双杰
表演的独脚戏《啼笑皆非》赢得了全场
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快笑声。下半场的
演出大轴是由京剧、电影、滑稽演员会
串的《法门寺》。京剧名家李蔷华饰演宋
巧娇、关栋天饰演知县赵廉、冯奇饰国
太、蒋天流饰刘媒婆、父亲饰刘公道。京
剧艺术家艾世菊前辈一字一句为我父
亲撰写台词，伊鸣铎老师手把手地教他
怎么举手投足。演出后，父亲得到了民
盟市委副主委、著名艺术家杨村彬先生
的赞赏：“双艺，多才多艺啊！”

父亲退休后，上滑民盟支部主委
的接力棒交给了师弟何双龙，并推荐
他为民盟十大代表。每当父亲回顾入
盟后的日日夜夜，桩桩件件，他总是感
到很幸福。他说：“这是多么甜蜜的回
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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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说文博

翻开字典，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汉
字里带“王”字旁的字竟然有 1100多个。但你
仔细看这个“王”字旁，其实绝大多数是“斜玉
旁”，环、玲、珍、珊、珠、琼、琳、瑶……这些字，
左边写的虽然是“王”，意思却都和宝贝、玉石、
美好有关。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玉在中国
文化里，地位竟然比“王”还要高？

其实，玉文化不仅仅是关于一种矿石的文
化，它更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从
远古的通神法器，到帝王的权力象征，再到君
子的道德标杆，玉是如何一步步“化干戈为玉
帛”，塑造了我们独特的君子文化的呢？

我们先从一个字说起———“国”。
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里，“国”字写作

“或”。它由三部分组成：右边的“戈”（武器），左
边的“口”（城邑），横代表“土地”、“疆域”。这个
字形很直白：用武力（戈）去保卫城池和土地，
这就是最早的国家概念。那时候，谁的拳头硬，
谁就有话语权。

但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现在用的简化
字———“国”。1956年，新中国在制定简化字时，
将内部的“或”换成了“玉”。这背后蕴含着怎样
深邃的政治哲学呢？这其实是一场从“武力守
土”向“道德治国”的华丽转身———将“戈”换成
“玉”，寓意着“化干戈为玉帛”，它象征着国家
不再仅仅依靠暴力机器来维持，而是寄托了人
民对国家如珍宝般的珍爱，以及对道德理想、
社会和谐的追求。用“玉”代替“戈”，正是这种
“德政”思想在文字上的最高体现。

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风
雨雷电充满了敬畏。那时候，玉是沟通天地的
神器。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良渚文化的玉琮，都
是巫师手中的法器。人们相信，玉这种温润、不
朽的石头，是神灵可以依附的圣物。

到了夏商周三代，社会结构变了。统治者
不再满足于仅仅代表神，他们还要代表国家。
于是，发生了著名的“绝地天通”———统治者垄
断了与神沟通的权力，把玉器从祭祀的祭坛上
搬到了政治的殿堂里。这时候的玉，变成了“礼

器”，天子用什么玉，诸侯用什么玉，都有严格的
规定。玉成了等级制度的物质载体，它冰冷、威
严，象征着不可逾越的权力秩序。这时候，玉是
“王玉”，是统治者的工具。

可以想见，如果玉文化只停留在“王玉”阶
段，它就可能随着王朝的更替而消亡，但中国玉
文化最伟大的转折点，就在于它随后还跨越进
了“德玉”时代。

周朝建立之后，武王夜不能寐。因为他知道
光靠武力（王玉）是不够的，只要殷商遗民不服，
政权就不会稳定。于是，周人提出了一个伟大的
理念：“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意思是说，上天不
保佑血统，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只要武王有德
行，就不用担心政权不稳。这时候，玉的角色再
次发生质变———既然天命靠德行维系，那么象
征权力的玉，就必须转化为象征德行的玉。

后来，孔子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玉不再
仅仅是冷冰冰的政治符号，而是被赋予了人性
的温度。再后来，东汉的许慎将孔子的十一德简
化为了五德：润泽以温———这是仁爱（仁）；表里
如一———这是义气（义）；其声舒扬———这是智
慧（智）；宁折不弯———这是勇敢（勇）；锐廉不伤
人———这是高洁（洁）。
玉从“死的礼器”变成了“活的德性”。从

此，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戴玉器不再是贵族
的特权炫耀，而是君子时刻提醒自己修身养性
的“镜子”。

玉石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早期
的很多文明里，玉也承担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但
为什么只有中国形成了如此深厚的玉文化而且
绵延至今？

在西方，玉虽然也被视为珍贵的矿物，但它
更多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审美和财富展示上，玉
和黄金、权杖、宝石等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人
们看中的是它的稀有、奢华和征服感。而在中
国，我们“以玉比德”，把玉的温润、坚韧、内敛等
视为高尚的人格理想。这种将物质特性高度伦
理化、哲学化的传统，属中华文明所独有。

玉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君子之风，更渗

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古人是如何用
玉的呢？

帝王如何用玉？秦始皇用玉来解决 3个问
题：代表天命、证明皇权神圣、区分皇帝与众人。
那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将玉的“德”与“权”
完美结合，从此，玉玺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
中最核心的“国家公章”。

贵族如何用玉？你可能在博物馆见过那种
长长的、挂着很多玉片的项链，它叫组玉佩或者
玉组佩。它不仅是装饰，更是行为规范器。如果
你走得慢、步履稳，玉声就悦耳；如果你走得慌
张、失态，玉声就杂乱。所以，“行步有环佩之
声”，是要求君子走路必须从容稳重。

古人佩剑，往往要在剑上装饰玉。这就很
有意思了，剑代表武力、杀伐，而玉代表仁德、
温润。把玉装饰在剑上，寓意着“刚柔并济”。一
个真正的君子，既要有剑的威严与担当，又要
有玉的仁爱与修养，这就是儒家理想中的“文
武双全”。

逝者又如何用玉呢？中国人讲究“事死如事
生”，金缕玉衣（现称“玉匣”或“玉柙”），口含的
玉蝉，手里的玉握，脸上盖的玉覆面等，都是为
了祈求尸体不朽、灵魂升天。

回顾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
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理性、从野蛮走向文明的
历史：它从最初的“神玉”时代，依靠神秘力量；
到“王玉”时代，依靠暴力与秩序；最后在“德玉”
时代，找到了最稳固的精神内核———道德。“化
干戈为玉帛”，这不仅是一个成语，更是一种生
存智慧。它告诉我们，解决问题不靠拳头，而靠
德行；衡量一个人不看财富，而看品格。

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不再
像古人那样时刻佩戴玉器，但“温润如玉”的君
子人格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它提醒我们：
做人要像玉一样，外表温和，内心坚定；有棱
角，但不伤人。这就是中国玉文化留给我们的
最宝贵财富，读懂了玉，也就读懂了中国人的
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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